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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三八线走近三八线
□□李鸣生李鸣生

一
2002年4月23日上午9时，我从汉城驱车出

发，沿着“自由路”，由南向北，前往著名的三八线。
韩国朋友告诉我，昔日的“自由路”是一条乡

间羊肠小道，南韩总统金斗焕当政时，要去板门
店与朝鲜和谈，便下令抢修、拓展了此道，并命名
为“自由路”。现经“自由路”从汉城到板门店，只
需一个小时。

说来很巧，这天正值韩国军队军事演习。“自
由路”的两旁，坦克林立，遍地掩体，一排排荷枪
实弹的士兵巍然挺立，一辆辆军车不时隆隆驶
过，给人一种如临大敌、奔赴战场的紧张感。头顶
的上方，是数十架清一色的美式巡逻直升机，盘
旋于洒满阳光的天空，发出嗡嗡不停的声响。而
最吸引我的，还是“自由路”两边一堵堵用石头和
泥砂砌起的土墙，这些土墙韩国人称为“5 分
墙”。所谓“5分墙”，即战争一旦爆发，坦克在5分
钟之内必须将这土墙推倒，以阻止、延缓朝鲜的
军事进攻。据韩国军事专家预测，一旦战争爆发，
朝鲜军只需1分40秒便可抵达汉城，这就要求韩
国的第一线军事力量必须顶住前3分钟；而要想
赢得整场战争，汉城则必须顶住前 3 天！因为美
国的航空母舰需要3天时间才能抵达汉城。

汽车驶过一段路程，来到离朝鲜领土不远的
临津阁。临津阁存放着有关朝鲜的不少资料、画
报以及朝鲜战争期间曾经投入使用过的飞机、坦
克和大炮。临津阁的左侧，“和平石”静静卧立。

“和平石”从世界各国的战场搜集而来，上面刻录
着与朝鲜战争相关的史实，旨在告诫今天有幸活
着的人们，莫忘那场战争以及在那场战争中死去
的士兵。而与“和平石”相对应的，则是一口巨大
的专供人们祈愿和平的“和平钟”。临津阁的左后
方，是令人伤感的“自由桥”。1953年7月27日，朝
鲜战争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署后，为交换战俘，
朝韩双方在此架起了一座长 83 米、可沟通韩朝
领土的木桥，于是12773名战俘通过此桥回到了
自己祖国的怀抱，故此得名“自由桥”。“自由桥”
桥头的左侧，塑有一石碑，上书“望乡”二字。“望
乡”碑的背后 20 米处，便是“望拜坛”。韩国人思
念朝鲜的亲人而又无法越过三八线，便在此建造
了“望拜坛”，每逢清明，思念朝鲜亲人的韩国人
便纷纷到此，先点燃一炷香，再面北跪地，磕上三
个响头，以寄哀思。韩国朋友告诉我，从 2001 年
起，南韩政府放宽政策，首次允许韩朝亲人在汉
城相聚。但相聚的人数限定 100 人，且须在指定
的地点、规定的时间内相见，不得回家，更不能到
处走动。有一位韩国老太太，得知盼望了几十年
的儿子终于可以从朝鲜来汉城时，当场晕倒，被
送进了医院。所以当儿子从朝鲜匆匆赶到汉城
时，老太太错过了预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最终
还是未能与儿子相见。据我后来了解，韩朝至少
还有100多万骨肉分离的亲人，未能获得相见的
机会。

从临津阁再往北，便踏上了警卫森严的“统
一大桥”。“统一大桥”检查严密，气氛紧张，所有
路经此桥的过往行人，一律不准下车，更不准拍
照，一旦发现有人拍照，立即收缴胶卷，当场曝
光。我的车刚一停下，一个荷枪实弹、满脸涂着油
彩的韩国士兵便来到车上，逐个验证护照。士兵
形象实在诱人，我趁士兵低头认真检查别人护照
之机，偷偷拿出相机，快速按下快门，不料闪光灯
一闪，被士兵发现，立即制止。我佯装不懂，摆手
表示歉意。也许同为军人，心有默契，士兵居然破
例没有收缴我的胶卷。

过了“统一大桥”，进入一个神秘山谷。山谷
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一路都是地下工事及荷枪
实弹的韩国士兵，两边的石壁和电线杆上则随处
可见“恒在战场”、“认真站岗”等韩文标语。等车
走到再也不能往北走的地方，便见到举世闻名的
三八线了。

二
三八线是位于朝鲜半岛上北纬 38°附近的

一条军事分界线。二战末期，盟国协议以朝鲜半
岛北纬 38°线作为苏、美两国对日军事行动和
受降范围的暂时分界线，北部为苏军受降区，南
部为美军受降区。日本投降后，此地成为韩国和
朝鲜的临时分界线，通称“三八线”。朝鲜战争结
束后，在三八线的基础上调整南北军事分界线，
划定临时军事分界线两侧各两公里内为非军事
区，习惯仍称“三八线”。

非常遗憾的是，我眼前这条长246公里、宽4
公里的三八线，与我此前想象中的三八线完全不
同，倒与我 10 年前在中越边界看到“100 米生死
线”的感觉十分相似：未见时充满好奇与神往，见
了后又觉平淡无奇。不过，身为军人，站在三八线
前，用不着低头，也能闻到一股浓浓的血腥气息！

半个世纪前发生在我脚下的那场战争，据说
一共死了大约300万人（包括军人和百姓），其中
中国志愿军就达数十万！关于中国志愿军死亡的
确切人数，我所知的版本有好几个，有的说 13
万，有的说15万，有的说30万，甚至有的还说70
万！我此次在韩国也有意做过调查，到底是多少，
依然无所确定。但我想，当数十万鲜活的生命化
作一长串冰冷的数字后，无论多少都是一件极其
令人痛心的事情。而更令人痛心的，还有那
21000 名志愿军战俘！在这 21000 名志愿军战俘
中，有 6000 多人有幸活着回到了祖国大陆，
14000多人有幸活着去了宝岛台湾。志愿军60军
108师政治部主任吴成，是当时志愿军战俘中职
务较高的一位，据他后来回忆，这6000多名志愿
军战俘回到祖国大陆后，全部集中在辽西昌图
县，一面学习形势一面恢复身体，后来就开始交
代问题。在交代问题的过程中，他们始终得面对
这样的质疑：第一，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被俘本身
就是右倾怕死，就是可耻，为什么不和敌人拼死
或自尽？第二，一个怕死被俘的人，怎么可能和敌
人坚决斗争呢？因此只能交代过错，不准谈有功，
功过更不能相抵。第三，只能在主观上深挖错误
原因，不能从客观上找理由。结果，在这种极左思
想的支配下，拼死回归祖国的这 6000 多名志愿
军战俘，几乎都被认为是右倾怕死变节！

至于去了台湾的14000多名志愿军战俘，在
此我只说两个细节：一是送往“心战总队”，天天
强行洗脑；二是在手臂上强制刺上“反共抗俄”四
字，以断绝回大陆的后路。他们各自最后的命运，
可想而知。

转眼间，战争已结束了几十年，但韩朝双方
依然戒备森严，剑拔弩张，依然恨之入骨，寸步不
让。据悉，50 多年来，非军事区两边双方共部署

着大约150万的兵力，使这里成为世界上驻守军
人最多的军事分界线。据韩国国家情报院评估，
目前朝军在三八线非军事区一带部署有 13000
门火炮与多管火箭炮，而远程火炮具有打到韩国
汉城的能力。因为汉城离分界线只有50公里，所
以有专家说，汉城如遭朝鲜首轮炮击，“打回几十
年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朝鲜远程炮兵掌
握一整套“打了就躲”和“打了就换阵地”的战术，
并能在75秒内完成“发射—返回地下坑道”的全
过程；而火箭炮打完全部火箭弹只需要44秒，便
可消失在地下坑道中。

可惜，韩朝各自敌视的结果是，韩国乘上了
现代化的快车，成了亚洲的“富翁”；而朝鲜实行
锁国政策，最多算个“中农”。

一位韩国朋友告诉我说，由于贫穷，朝鲜每
年都有上百个“投奔自由的人”不顾死活地奔向
韩国。有的被遣送回去后，或残，或死；而那些有
幸活下来的人，也会再次跑去韩国。凡过来者，韩
国送给3000万韩币，先让你住下，然后再盯上你
3年，等考核合格，再还你自由。这些人到了韩国
后，干点料理之类的买卖，居然也赚了不少钱，日
子很快由穷变富。据说，由于南富北穷，悬殊甚
大，有的韩国人一想到朝鲜人，马上便会想到“穷
鸟入怀”这句中国成语。所以相当多的韩国人尤
其是韩国富人，最怕的就是朝鲜人在某个黄昏或
者某个清晨，突然从天而降奔袭汉城。

不过近几年韩朝关系似乎有所改善，2000
年韩国派了一个合唱团去朝鲜演出，朝鲜也派了
一个马戏团到韩国来表演，结果彼此都很欢迎。
后来韩国还为朝鲜送去了大米，但很快就有韩国
人站出来反对，说，这些送去的大米如果被朝鲜
政府拿去作了军粮，喂饱了士兵再过来打我们，
怎么办？后来韩国便改送化肥，意思显而易见：你
们不是天天都在疯狂呼喊“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嘛，那就自己种地去吧！

三
其实，站在三八线前，最能看清朝鲜的地方，

当属罗山瞭望塔；而罗山瞭望塔最先吸引我的，
是瞭望塔上方用韩文赫然写着的两句标语——

“分端的结束，统一的开始！”
此类标语在韩国不少，但惟独写在这里，让

人感到很有分量，意味深长。
走进罗山瞭望塔，向北望去，一片苍茫忧郁

的朝鲜领地便尽收眼底。我刚一坐下，一位英俊
的韩国军人便行了一个标准的韩国军礼，而后手
持一根指挥棒，一边指点着朝鲜，一边讲解说：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距汉城 40 公里，离北韩
12 公里。前面，便是南北禁止入内的军事缓冲
区……”军人讲毕，又道：“这儿有两架望远镜，愿
意观看者，可仔细观看。”

我走到望远镜前，从正前方向北望去，中间
大约长 200多公里、宽 4公里的地方便是南北的
缓冲地带。缓冲地带里有一片小树林，似乎隐约
可见一个小湖泊；再远处，便是朝鲜的松岳山和
开城市郊区了。这里与韩国相同的，是清新舒展

的蓝天白云；不一样的，是死气沉沉的荒芜山脉。
据说，朝鲜为防止有人逃到韩国，有利于边防卫
士对“叛国者”的监视，曾下令砍光沿线山上的所
有树木。所以，此刻在我的眼里，位于三八线附近
北边的所有的山头，一个个都像被人剃光了头发
的脑袋。

而右前方4.5公里处，便是著名的板门店。板
门店是三八线上离朝鲜最近的地方，因当年参加
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的中国代表在会谈场所附近
的一家商店标注了“板门店”三个字而得名。板门
店以军事分界线为中心，为直径 800 米的圆型，
由联合国军和朝鲜军共同警备，故又称共同警备
区域，属韩朝双方行政管辖权之外的特殊地段，
现为韩朝双方会晤及开会场所。自1953年7月27
日韩朝双方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议以来，板门店
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始终被紧张的气氛笼罩
着，因而成为举世瞩目的神秘之地。但自1972年
7月 4日韩朝共同宣言发表后，板门店便成了韩
朝首脑会晤的场所和红十字会的聚集之地。

板门店的旁边是一座塔，塔上迎风飘扬着一
面旗。旗为白色，阳光下，像在昭示着什么。这面
白色的旗，是韩国的旗。而对面的上空，同样也迎
风飘扬着一面旗，旗为红色，阳光下，又似乎在诉
说着什么。这面红色的旗，是朝鲜的旗。朝鲜的旗
高达 158 米，威严高大，挺拔耀眼，号称“世界最
高之旗”。这面“世界最高之旗”此刻正迎着金色
的阳光呼呼飘扬，在我眼里简直就像一团熊熊燃
烧的火焰，在疯狂地煽动着半个天空。半个多世
纪来，南旗北旗，一白一红，相距仅1.8公里，遥相
厮守，又相对而立；相依为命，又彼此敌视。两面
国旗如同两位重量级的拳手，谁都恨不得一拳打
倒对方，但又谁都不好轻易出手。

此时此刻，望着不在一种社会制度却偏偏又
在同一蓝天下猎猎飘展的两面国旗，我内心有一
种说不出的感慨。我想，旗帜对一个民族当然重
要，但关键是要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
文明发展的趋势。韩国与朝鲜的同时存在，似乎
有点像上帝的有意安排：两个国家，同样的传统
文化、差不多的国土面积、基本相似的自然资源，
却被历史塑成了天壤之别。

再往西望去，便是朝鲜军方悄悄挖掘的第3
地道。也许是受了中国地道战的影响，朝鲜从本
土穿过三八线，暗中挖了不少从朝鲜通往韩国的

地道。当时已被韩国发现的，有第 1号地道、第 2
号地道、第3号地道和第4号地道。据知情者向我
介绍，这些地道下面都是花岗岩，土质极硬，是很
难挖的，但朝鲜人硬是靠着坚忍的精神，一寸一
寸地挖了一个又一个的地道，而且准备一直挖到
汉城。不料还未挖到汉城，就被韩国发现了，韩国
立即向朝鲜提出抗议，朝鲜则回应说，我们本来
是挖煤的，一不小心，便挖到你们那边去了。

呈现在我眼前的第 3号地道，便是 1978年 6
月被韩国发现的。这个地道高 2米、宽 2米、总长
1635米。据韩国军界权威人士测算，第3号地道在
1小时内，可通过10000名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
士兵。倘若朝鲜这一“地下阴谋”真的得逞，虽说结
果难以预料，但至少会把韩国人吓一跳。据说，类
似的地道，朝鲜大概一共挖了27条。因此，韩国政
府和韩国军方认为，朝鲜挖掘的这些特殊地道，还
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准备用于搞核试验的。

看来，朝鲜战争尽管已经结束了几十年，
但双方一直在准备着战斗。一位刚从朝鲜归来
的朋友告诉我说，现在朝鲜的确很穷；而穷的
重要原因，是朝鲜政府不惜血本、不顾代价将
经费投入军事。2001年，朝鲜搞了一个10多万
正规军的军事演习，声势浩荡；2002年又搞了
一次，规模很大。朝鲜人的战斗精神的确非同
一般；而全民皆兵，强化军事，重振军威，估
计也是未来重要的战略决策。据知情军方人士
透露，朝鲜现有军队 120万，韩国却只有 60多
万，即使加上驻在当地的 35000 名美军，也不
过是朝鲜的一半。倘若两家真的动起手来，最
终谁是赢家，难说得很呢！

我忽然想起柏林墙。历史已经证明，这个世
界没有永远不倒的墙。我转而又想起中国大陆，
想起中国台湾。现在，柏林墙推倒了，西德、东德
统一了，全世界水陆分离的国家只剩下中国了；
而全世界陆地上分隔的民族，也只剩下“北朝鲜”
和“南韩”了。虽然统一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韩
国和台湾，毕竟都是美国手中的一张牌——一张
随机应变、伺机出手的政治王牌！

告别三八线，已近傍晚时分。我回头望了望
罗山瞭望塔，再次把目光落在瞭望塔上方那幅意
味深长的标语上——“分端的结束，统一的开始！”

但愿，世界上所有分端都尽快结束，所有统
一都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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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西厢记》多年，在国内，得
到了赵景深教授的指导，此外，与王季
思、吴晓铃、马少波、傅晓航、周续赓、
黄裳诸位也有过许多次交流。至于日
本以及欧美研究《西厢记》有较高成
就的汉学家，也都先后有多次沟通，
这对于我的研究工作当然有许多启发
和帮助。

改革开放之初，即1982年，就有一
位荷兰雷登大学的中年教授伊维德

（W.L.Idema）来访。虽然他的汉语普
通话不太流利，写的中文却相当规范，
英语则是第一流的。我们的话题是明
代朱权的生平与 《太和正音谱》、朱
有燉的杂剧著作以及《西厢记》的版
本问题。

谈了不久，两个人就把话题集中
到了《西厢记》的版本及英译问题上来
了。因为到 1980 年为止，世界各国的
译本基本上是以改得面目全非的金圣
叹本为主，再就是王骥德本或凌濛初
本了，而且大部分是摘译片段，而非全
本。现在既然已经发现了弘治年间的
金台岳刻本，应该最接近元代王实甫
原作，当然应尽快译出来才好。关于
这一点，我们达成了共识。

接着，他向我表示，已经下定决
心，准备自己动手翻译，也可能和别人
合作进行，我当然表示十分赞同。然
后我们也研究一些具体问题，诸如体
例、注释以及附录取舍等等，彼此出入
不大。我们谈了一个半小时。送走他
以后，没有再联系。因为工程浩大，我
担心他是否能实践这一雄心壮志。

这次交流之后，我对《西厢记》在
全世界传播的情况开始关注起来。
1985年，我在华东师大担任客座教授，
也对我带的研究生谈起这件事情。其
中，一位研究生英语基础较好，他的硕
士论文就是写《论〈西厢记〉的英译问
题》。为了辅导他，我又比较认真地阅
读了一次熊式一的英译本。应该说，
这个译本的文笔还是相当好的，但是
采用的底本和所有的外文译本一样，
仍旧存在和原著相距甚远的问题。在
这种情况下，我既深深钦佩伊维德的
有胆有识，更希望他能尽早完成这一

项大工程。
1987 年，北京举行中国戏曲艺术

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们都参加了。他
告诉我，翻译工作已经开始了，因为工
作量大，而且涉及许多学术问题，为了
慎重起见，他和美国伯克莱大学的韦
斯脱教授（S.H.West）合作翻译。因为
一个人在荷兰，一个人在美国，虽然现
代的通讯渠道很畅通，进程还是慢了
一些。

他感谢我的支持与鼓励，并认为7
年前的交谈，使他对英译弘治岳刻本
的具体进行步骤，心中有了一个底。
当然，他谈得最多的，乃是我有关《西
厢记》的著作和论文对他的帮助。我
以为是客气话，也没有在意。

会后，我们保持了联系，我寄赠了
曾获中国剧协第一届戏剧理论著作奖
的《明刊本西厢记研究》一书及其他论
文。他却寄了一些别人写的画家传记
与美术史的书来，都是英文的，我读起
来十分艰难。看来，他对美术也非常
感兴趣。

1993 年，台湾大学与《联合报》社
举办关汉卿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和伊
维德都受到了邀请。我们在台北相聚
达一周之久，又有了一次畅谈《西厢
记》的机会。他依旧是以荷兰雷登大
学教授的身份出席的。

他告诉我，事实上他已应哈佛大
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之聘请，准备
到美国工作去了，但时间尚未最后确

定。最令我高兴的是他和韦斯脱合作
翻译的弘治岳刻本《西厢记》已于1991
年同时在美国、英国出版，当时印数不
多，很快就销售一空，因此他没能带一
本来送给我，表示了深深的歉意。但
他保证再版时，一定寄给我。

我说：“如今能将弘治岳刻本《西
厢记》翻译出版，使全世界戏剧界一睹
这部中国古典名著的真面目，乃是大
好事，寄不寄给我那是次要的。”他仍
旧表示了不安，因为他认为我有关《西
厢记》的著作的确解决了他翻译上的
许多疑难，这才使他们的工作进行得
比较顺利。

此书于 1995 年再版，伊维德于
2000 年初终于将再版本寄了给我，并
附一信对我表示感谢。他说：“出版社
删去了原书中的大部分插图。尽管如
此，我希望此书能在您的《西厢记》藏
本中觅得一席之地。”我浏览一遍之
后，在《文汇读书周报》发了一篇评介
文章。限于篇幅，我只谈了“英译本的
书名甚有新意”、“长序的内容非常充
实”，以及“译笔流畅优美”三个优点。

实际上，关于这本书，还有很多方
面都没有谈及，现在想补充说明一
下。伊维德对出版社没有能保留较多
插图颇为不满，其实弘治本虽然插图
较多，却比较粗糙，而且也没有留下刻
工姓名。万历年间开始，绘图者颇多
名家，如唐寅、仇英、陈洪绶等，刻工也
往往是知名人士。当然，现在这个英

译本也决不能采用那些刻本的插图，
否则会造成混乱。

翻译本的附录之一是人名、书名
的英汉双语对照表，这为读者提供了
不少方便，因为单凭读音来查找很难
查出原文。但是，如“才子”、“打扮”、

“风流”、“古本”、“口号”、“窟窿”、“五
官”、“冤家”等语词应意译，而且完全
可以意译，何必音译呢？对读者来说，
岂不增添麻烦？

再说，对照表中也有些差错，例如
把明末《西厢记》刊刻者之一的“张深
之”误作“张绅之”，把郑德辉所著的

《梅香》误作为“搊梅香”，而“李公
佐”误写成“李公左”，诸如此类的情况
也不少，不知后来再版时有没有改正。

至于附录，弘治岳刻本原来就太庞
杂了，现在把《钱塘梦》等等都删除了，
很好，对欣赏原著没有任何影响。

这一位荷兰学者，他对中国古典
戏曲涉猎范围之广，远出我意料之
外。他对元杂剧，明清的传奇、杂剧都
谈了不少，而且对元明清三代的历史
也都作了较广泛的研究，他写的中国
古典戏曲论文，经常引用一些罕见史
料，所以他和韦斯脱合作翻译的弘治
岳刻本《西厢记》能达到信、达、雅的水
平，事所必至也。

对于这件事，我感慨万千，弘治岳
刻本《西厢记》被郑振铎编进《古本戏
曲丛刊》出版，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内后来居然没有任何一位从事中译
英的翻译家予以重视，有关方面也未
列入学术单位、出版机构的翻译计划，
一直到 1980 年，才由伊维德他们开始
翻译。在我们感谢伊维德的同时，也
应该有所反思吧？

事实上，中国古典戏曲名著的翻
译工作恐怕远远落在形势后面了，无
论英译、法译、德译都是如此。《西厢
记》《牡丹亭》虽然引起了外国戏剧家
的重视，而高濂《玉簪记》、蒋士铨《临
川梦》等许多名著都要等外国戏剧家
来翻译的话，也是不应该的。

据我所知，进入21世纪以来，情况
变化不大，似乎只有汪榕培教授在这
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我对他深表敬意。

伊维德与弘治岳刻本伊维德与弘治岳刻本《《西厢记西厢记》》
□□蒋星煜蒋星煜

■■讲讲 述述 在英国这样一个非移民国家里，街上很少见到亚洲人。
去中国超市或者教堂，才能够遇到会讲汉语的大陆人、台湾人
和香港人。

通过友人的介绍，我认识了黑人女孩碧溪。她年纪三十，
闺中待嫁，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她有一双大眼睛，皮肤细腻
光润，笑起来很甜美，和大多数黑人一样，有一口雪白整洁
的牙齿。

刚刚认识碧溪时感觉她不苟言笑，比较严肃，不太好接
近。我们主动和她搭话，她才渐渐地活跃起来。碧溪的中文
说得很好，她曾经在台湾边读书边传播基督教，度过了两个
年头。我问她喜欢台湾吗？她说喜欢，并告诉我们，她从北
到南走遍了整个台湾，台湾各处的风景和食物都很美，又各
具特色。

碧溪陪我们去诺丁汉游玩，一路上她侃侃而谈，和我们就
像相识已久的朋友。她听我女儿说我学过中国画，非常兴奋，
提出要跟我学习中国水墨画。想起一星期前她不善言语的表
现，与眼前这个活泼的碧溪判若两人。我猜想，是由于种族的
自卑感和防御心理使那时的她故作清高吧。当她看到我们并
不因为肤色的原因而歧视她的时候，便自然愿意亲近我们。
我女儿有相同的感受，她说，在大学里的法律学院，黑人同学居多，他们选择将来从
事法律工作，想在法律面前求得人人平等的权利，这完全能够理解。中国大陆的学
生对商科很感兴趣，加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金融、贸易领域的人才，大陆同
学多选择就读商科专业。

我女儿所攻读的博士专业很有意思，简单通俗地说，是研究东西方儿童文化心
理的比较。她的课题需要做社会调查，否则，论文将无法进行。我来英国探望女儿，
自然希望和她一起走出去，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人情世故。

我告诉碧溪，如果她到北京的话，可以事先和我联系，在北京游玩期间欢迎她来
我家住。她说，她还要存一些钱才能够实现去中国旅游的梦想，而且她愿意和贺拉
斯夫妇一起去，他们的中文没有她说得好，她愿意给他们当翻译。

她所说的贺拉斯夫妇是一对英国白人。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碧溪驱车带领
我们去了贺拉斯的家品尝下午茶。这是一座典型的英国二层小楼。我们在碧溪的
带领下，走进了一个用花篱环绕的院落，女主人热情地走出房门迎接我们。眼前的
贺拉斯有着漂亮的金发、碧色的眼睛和苗条的身材。她举止优雅，笑容得体，先拥抱
了碧溪，接着向我和女儿伸出了双臂，将我们逐一拥在怀中。基督徒是不偏心的，他
们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表示友好的方式也不例外，无论新老朋友，一视同仁。

贺拉斯的丈夫站在房门口礼貌地迎接我们的到来。走进贺拉斯的家，我把一束
粉红色的郁金香送给她，贺拉斯很高兴地向我表示谢意，将鲜花浸泡在花瓶里。这
个家很温馨，一楼设有会客厅、厨房、餐厅、多功能室、卫生间，二楼为卧室。走出一
楼客厅是阳光房，顿时感到异常的温暖和明亮。由这里走出去是一个约百十平方米
的庭院，眼下正是早春时节，院子里生长的绿色植物很茂密。

坐下来后，主人招待我们分享下午茶。内容是英式果茶、奶茶、咖啡和点心，还
特意把中国茶“铁观音”拿出来，请我们各取所需。他们用英语和不太流利的汉语跟
我们聊家常，之后跟我们讨论起了《圣经》。这让我不由得感慨，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地
球村”了。平日里我看到许多外国人为了向中国人传授基督教，执著地学习中文，我会
想，下这么大的功夫，值得吗？但是他们非常愿意了解中国，我接触到的很多英国人曾
到过中国旅游。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地大物博、风景优美。他们也乐于分享自己的信
仰，认为信仰可以让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更加和睦相处。

碧溪和贺拉斯完全用中文朗读、讨论圣经，交谈中有吃不准的句子就向我求
教。而我是个不合格的老师，只能为自己开脱，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太神奇，太复
杂了。有时候对某个成语或句子，我没有办法给她们以恰如其分的解释。她们虽然
听得一知半解，但还是很愿意做进一步的交流。

通过这样的交流，不但能让英国人更好地认识中国，也为我了解异国的风情和
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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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 走走


